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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荷 过正则 摄

在经开区信成花园社区的国画学习
课堂上，一群老年人以热情和执着，书写
着属于自己的艺术篇章。

起初，老人们拿起画笔时，手还有些
颤抖，对宣纸、颜料的特性也一无所知。
但他们从最基础的握笔姿势学起，一笔
一画地临摹简单的线条与图案。

随着课程推进，老人们逐渐掌握了
国画的用笔技巧，能熟练运用中锋、侧锋
勾勒轮廓，调色时，也能精准调配出心中
想要的色彩。

如今，老人们已能创作出一幅幅精
美的国画作品。山水画作中，峰峦叠嶂、
云雾缭绕，尽显山河壮丽；花鸟图里，鸟
儿灵动活泼，花朵娇艳欲滴。用画笔描
绘出晚年生活的五彩斑斓，每一幅作品
都是老人们努力的见证。 （邹国华）

画笔绘出
五彩晚年

退休后，空余时间多了，从宜兴买回
大大小小十几只花盆，在小院里种上各
种各样的花草，精心伺候，长得还挺好。
前几年，见朋友在花盆里种蔬菜，一年四
季收获颇丰。从那时开始，我在小花盆
里种花草，大花盆里种蔬菜。

春天，我把花盆里冻了一冬的泥土
挖出来，掺进从乡下带回的鸡粪和饼肥，
洒些水，搅拌均匀，盖上塑料薄膜发酵后
入盆，栽种下黄瓜、番茄、菜椒、茄子，两
只特大号花盆里，一只种了韭菜，另一只
靠院墙的种了丝瓜。从那开始，浇水、除
草、松土……看着小苗在春风的抚摸下
频频点头，一天天生长，我的心里不由漾
起无尽的暖意。

早中晚，我必到小院仔细检查，缺土
培土，缺肥施肥，见草拔草，见虫捉虫。
蔬菜苗期，最讨厌的是蜗牛，别看它一副
人畜无害的模样，糟蹋蔬菜苗却“心狠手
辣”，它白天躲进草丛或腐泥里，夜晚出
来啃食蔬菜苗。还有菜青虫，吃菜叶从
不留情面，吃饱后找个隐蔽地方躲起来，
找也找不着。打理之余，更多的时候是
静静地端详着，期待着。一分付出，一分
收获。花盆里的蔬菜长势旺盛，天天给
我带来惊喜。黄瓜攀爬在藤架上，黄色
的花朵特别招蜂引蝶；茄子袒露着一朵
朵喇叭状的紫色小花，特别招人喜爱；番
茄枝繁叶茂，开着一簇簇浅黄色的小花，
与一旁绽开小白花的辣椒争奇斗艳；割
了一茬又一茬的韭菜，显示出它顽强的
生命力；更有趣的是丝瓜竟然攀爬到院
子外的竹子和院墙边的石榴树上，雌雄
同藤的花朵特别招人喜爱。看着这一
幕，我触景生情写下几句诗：“庭院常扫
无绿苔，蔬菜盆栽花自开。蜂蝶纷纷入
院来，满园春色我自栽。”

夏天，小院里盆栽蔬菜已是另一番
景象。黄瓜藤爬满了架子，一条条顶花
带刺的小黄瓜，羞涩地藏在宽大的绿叶
下。番茄青的青、黄的黄、红的红，亲密
地挤在一起。一条条紫色的茄子倒挂在
枝叶间，奋力生长。绿色、紫色、红色的
辣椒由下而上，散乱地挂在辣椒枝上。

面积不大的小院，经悉心打理，既是
花园又是菜园，更是我生活的乐园。

（王金大）

小院“菜园”

人这一辈子有很多角色，有些是伴随着
出生就存在的，有些是自己争取到的，比如一
些职位、荣誉称号等。退休后我在上老年大
学的同时，为自己选了一个“新角色”——合
唱团员。

到合唱团之前，我觉得合唱团员就是一
个参与合唱的歌者，尽管嗓音条件不好，会唱
的歌还不少，想必做个合唱团员还是能“胜任”
的。因此，第一天到合唱团，当指挥问我是否
学过声乐时，我居然有些得意地说“我自学
的”,现在想起那情景都会脸红。一个没有声
乐基础的人很难成为一名合格的合唱团员。

“入团考试”勉勉强强过关了。我上的第
一节课是帮即将举行专场合唱音乐会的合唱
团把全部排练内容做成录音。听着听着，才
发现虽然十几首歌我大部分会唱，但合唱一
句也“插不上嘴”，心想合唱还真是个“技术
活”。作为合唱团的首个专场音乐会取得了
圆满成功，从团长、指挥到团员的开心感染了

我，采访了团长、艺术总监后，写了一篇合唱
音乐会“走笔”，在团内产生了强烈的反响。
没想到我这个合唱团员首先亮相的不是歌
唱，而是文字。

短暂休整后，合唱团进入了常规的排练，
我这才知道团里的规定，排练一首新歌或者
参加比赛或演出，需要每位团员把自己的练
习录音发到声部群，由声乐助理点评，还需要
参加声部组合考试。我正式参加比赛的第一
首歌曲是《游子情思》，歌曲比较陌生，练习中
发现由于不熟悉旋律，混声排练时经常找不
到自己的音，请教了团友们，大家说除了多听
就是反复练。照方抓药，最后总算完成了参
赛任务。

一晃参加合唱团已有数年，我觉得做好
合唱团员并非易事。当年的我“第一怕”：唱
耳熟能详的老歌，当熟悉的主旋律一响起，我
完全找不到自己的声部，很快被主旋律带跑
了。后来，渐渐地摸索到一些适合自己的练

习方法，终于闯过了这一个关，现在遇到老歌
我再也不怕了。第二是“配合”，很多时候每
个声部的旋律、节奏的处理不尽相同，必须对
自己声部的旋律节奏熟烂于心。听从合唱指
挥老师的建议，我在学习合唱的同时，参加了
声乐学习。在老师专业的指导下，我渐渐学
会了合唱规定的“美声唱法”，让自己的声音
逐渐融入全团的歌声中。

到合唱团的这些年，指挥兼艺术总监陈
老师说的一句话始终在我耳畔响起：“合唱
中，只有我们没有我。”这就是合唱团员的角
色定位。每一位合唱团员都是一个声音的

“点位”，不能缺位，更不能越位。勤奋是每位
合唱团员必备的素养，曲不离口嘛。除参加
合唱团的排练，平时我充分利用空闲时间练
习。常常是做家务在唱、遛狗散步也在练，多
练使我能更快地掌握新作品。我体会最深的
还是：合唱团员非常重要的是善于学习。每
次拿到数页的合唱谱，我就会在初练时发现

和寻找一些规律性的地方，一方面便于记忆，
另一方面特别注意易错的地方。首唱时反复
听自己的录音，不唱准确不交作业，逼着自己
从一开始就把基础打扎实。

合唱其实跟人与人之间相处的道理是一
样的。一个和谐动人的合唱作品凝聚了指
挥、钢琴伴奏老师和全体合唱团员的共同心
血，各个声部既没有突出的“英雄”，也没有可
有可无的“背景”，齐心协力才能成就一首好
歌。无论是技巧还
是音色，我可能都
算不上是一个优秀
的合唱团员，但我
会“坚守阵地”，享
受 艺 术 ，融 入 合
唱。我选择的这个

“音乐社交”既时尚
高雅，又令人身心
健康。 （云烟）

音乐“社交”

说说说说
议议议议

上周六下午，我从小区活动中心回家，三个年轻人挡
住了我的去路，其中一位开了腔：“老爷子，无锡养老推出
新模式，什么都不需要，只要拎包即可入住，短期长期的
都可以，价格么夫妻俩只需3900元。你们可以去看看，
有汽车接送。”我回答：“前些时候，在手机上看到很多同
样的广告，明确两人每月3900元，包括吃和住。”“那是宣
传，吃，另外付。”接着，我和他有了这番对话：“你们机构
怎么宣传口径不一样？”“那是为了拉业务。”“拉业务也不
能糊弄人呀！”“我们业务有考核指标，讲实话就拉不到人
头啦！”哦，原来如此！

这两天，我又从手机上看到市里一家公办民营的养
老机构宣传称，价格比农家乐还便宜，还标明了地点和环
境、设施图。

林林总总的广告宣传，令长者们头昏眼花，无所适
从。因我去过江浙农家乐多次，低、中、高档的养老院也
都看过，依靠退休金康养或养老的长者们还是要擦亮
眼睛，同类型的农家乐和养老机构都要亲自去体验一
番，比较一下，不能光听其言，更要看其环境设施怎
样、吃得如何、有无文娱活动安排；至于价格，所有费
用，两人每月3900元我想是不太现实的。你想，浙江
长兴农家乐原先每人每天60元，如今已涨至每人每天
90元啦！两人住一个月得要5400元。在无锡市区，夫
妻俩住养老机构康养，肯定要超过这个数！所以，长者们
要谨慎行事，不要听业务员的忽悠，要是你听从上了车，
到了点，走马观花，激动之下就签下入住的合同，那一定
会后悔莫及哦！

（杭越）

拎包康养需谨慎

清晨，手机屏幕微亮，一首《晨起
观荷》悄然置于朋友圈顶端。诗作署
名“老骥”，那是退休语文教师张伯的
笔名。退休后，他仿佛一头扎进了墨
香里，隔三岔五便晒出写在竖行信笺
上的诗。这次配图是池塘里初绽的红
荷，钢笔字迹在信笺上微微洇开，像停
驻在旧时光里的灰蛾，轻盈地落在了
数字时代的屏幕上。

朋友圈里，如“老骥”这般诗人，日
渐增多。有曾经在车间挥汗如雨的李
师傅，如今在平平仄仄中敲打着另一
种节奏；有桃李满天下的王老师，朋友
圈成了他新的讲台；有走南闯北记录
时代的陈记者，诗句成了他重新描绘
山河的笔。“老周”退休前是某机关领
导干部，如今成了“桑榆诗社”的群主，

拉群结社，热情洋溢地张罗“每周一
题”，那忙活劲儿，竟堪比在职。群里
讨论起某个字的平仄、某句诗的用典，
引经据典，争论得面红耳赤，仿佛当年
在决策大事。

他们的诗，是生活的切片，夏荷冬
雪、秋月春风，四时流转皆可入韵；老
友重逢，浊酒一杯，《重逢歌》便流淌指
尖；小孙子蹒跚学步，瞬间定格成《稚
孙试步图》。甚至窗台攀缘的凌霄花、
老伴熬好的一碗绿豆汤、午后一阵穿
堂而过的凉风……都能触动心弦，化
作笔端流淌的诗行。

“老骥”是我忘年交。他发过一首
《忆母擀面》，诗中写：“腰弯如弓汗如
珠，面杖翻飞雪浪铺。倚门小儿涎欲
滴，馋虫拱得小肚鼓。”那朴拙的烟火

气和深藏的孺慕之情，瞬间击中了
我。我留言道：“张伯，最后两句，看得
人鼻子发酸。”他回复了一个流泪的
表情。后来他告诉我，那首诗写完后，
自己竟也独坐窗边，望着天空，悄悄淌
下两行泪来。

这些诗，并非孤芳自赏。他们彼
此间那份郑重其事的互动，尤为动
人。一首诗发出，点赞的“大拇指”与

“玫瑰”迅速排成长列。更珍贵的是那
些细致的评点：“老哥，‘风摇竹影乱’
的‘乱’字妙，活脱脱的风势！”“贤弟此
诗意境开阔，唯觉第三句平仄稍欠，或
可再推敲？”……在这字斟句酌里，我
读懂了他们深藏的渴望：并非掌声，而
是被郑重地“看见”。

（王承舜）

银发平仄

今年6月飞新疆北疆。同行友人愁牛羊肉，我只惦
记传闻里的大盘鸡。这道菜，宛如一位热情豪爽的北疆
姑娘，用她独特的魅力，紧紧地抓住了我的胃，让我在这
片土地上，几乎每顿都与它相伴。

初到北疆，领队陈导便热情地推荐大盘鸡。我们怀
着好奇与期待，踏入一家当地的传统餐馆。店不大，端上
的白瓷盘几乎占去半张桌。金红色的汤汁裹着油亮鸡
块，像落日跌进戈壁。土豆、宽粉、青椒胡乱堆成一座“小
火山”，热气突突往上冒。

夹起一块鸡腿刚入口，肉缝里飙出一股辣油，烫得我
直吸气；再咬一口，骨头自动脱落，像沙被风刮走。宽粉
吸饱了汤汁，变得饱满而富有弹性，夹杂在其中，为这道
菜增添了别样的口感。每一根宽粉，都像是小海绵，吸附
着满满的美味，咬上一口，汤汁在齿间迸发，竟有种满满
的幸福感。

上世纪八十年代，沙湾县312国道旁，司机蹲在路
边，用馕蘸着大盘鸡的红汤大快朵颐。沙湾位于312
国道沿线，是乌鲁木齐到伊犁、塔城、阿勒泰等地的必
经之路。通过长途司机的传播，大盘鸡的名声逐渐扩
散，成为新疆的名菜。一位新疆作家写道：“一大盘子
鸡肉摆在面前，红辣皮子青辣椒，白葱绿芹黄土豆，满
满当当堆一盘，能让人胃口大开，平添大吃大喝的豪
气来。”

在北疆的旅途中，我几乎顿顿都与大盘鸡相伴。无
论是在热闹的城市，还是在偏远的小镇，大盘鸡总是能轻
易地找到。它就像是北疆的美食名片，用它那独特的味
道，迎接着每一位远道而来的客人。每一家餐馆的大盘
鸡都有它独特的风味，有的偏甜，有的偏辣，有的鸡肉更
嫩，有的土豆更糯。但无论哪种风味，都让我深深沉醉。

北疆风景壮美，但大盘鸡的味道让我更难忘怀。它
用热情与醇厚，温暖了我在北疆的每一个日子。回到江
南，深夜煮面，总下意识伸手去摸花椒罐。那种麻，像北
疆的风还在舌尖。

（熊涛）

“红汤”里的北疆

扫码观看演出视频

夏日的鼋头渚，蝉声是烫的。我避进山斋清趣亭，展开画纸的刹那，竟觉满亭的树影，被蝉鸣
蒸得浮动了。亭角一株老树，不知活过了几轮甲子。虬枝垂向太湖，叶片却密匝匝地向上，像是把
百年的光阴都攒成了绿伞。树下伏着三两块奇石，青灰脊背沁出水痕，似在暑气里打坐的老僧。

踱至水畔，忽有暗香浮来。原是一池新荷顶着烈日开了。花瓣薄如宣纸，内里却蓄着玉色
的凉意。最奇的是池心一株并蒂莲，双花偎着奇石而生，风过时轻轻叩打石身，仿佛细语：“你镇
着水，我替你开着花。”

我以淡墨勾石，石纹里便有了苔痕的呼吸，当笔锋扫过老树的皴皮时，蝉声陡然静了——原
来是一滴松墨落进池中，惊走了叶底鸣唱的精灵。 （雅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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